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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

卫礼贤是20世纪初著名的德国汉学家，他用英文翻译的《杨二郎》、《哪吒》、《江流和尚》、《心猿孙悟空》四篇，是《西游记》片段译文的集大成之作，在该小说早期海外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阅读、回译、对照中文等，考证这四篇译文的来源，并对卫礼贤的翻译策略、文化视野等加以讨论、评价。

Abstract

Richard Wilhelm was a famous sinologist of German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e translated four China's tales into English:  "Yang Oerlang", "Notscha", "The Monk of the Yangtze-kiang" and "The Ape Sun Wu Kung", which had important significant in the process of Journey to the West's early overseas dissemination.  These four texts undoubtedly stood out in terms of content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compared with other works of Journey to the West's abridged translation. This dissertation makes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al copy of the rendering by reading the translations, back translations and comparing with Chinese texts. It will also discusses Richard Wilhelm's translating strategy and his cultur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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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游记》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踏上“西行之路”，最先是法、英、德语等片段译文，此后出现了稍具规模的译本，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先后出现余国藩、詹纳尔等人的全译本。国内学者对《西游记》海外传播的研究，较早的是殷陆君先生1983年在《读书》杂志第四期上发表《〈西游记〉西渐记》一文，该文简单介绍了《西游记》各种西方翻译版本的译介时间、译者、影响等情况；王丽娜所著《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988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其中《西游记》一章，较为详尽地介绍了《西游记》的海外传播状况，主要包括：英、法、德、俄、日等多种语言的片段译文、译本以及相关论著目录；此后，1994年宋柏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及1997年黄鸣奋的《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等学术专著中都有《西游记》的相关论述，较之王丽娜的研究结果，在材料的丰富及论述的深度上似无较大突破。

统观现有成果，涉及《西游记》海外传播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对译文、译本篇目的梳理罗列。这样固然有利于宏观把握《西游记》的海外传播情况，且方便资料索引工作。但不足之处在于，多数研究只是泛泛而谈，鲜有立足翻译文本本身，对个案展开深刻分析或研究的。至于译本的内容风格、翻译策略、得失评价等更是无人问津。当然这也与海外译介资料不易获得有关。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将以卫礼贤的《西游记》译文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英译文本的阅读、回译、对照中文小说原本，进行译文的来源考证，并通过深入分析，尝试着评价和反思译者的翻译策略、文化立场等。

根据上述学者提供的线索，结合笔者个人调查，《西游记》海外传播状况大致概括如下：

目前可见的最早片段译文是法国西奥多·帕维的《三藏和尚江中得救》和《龙王的传说：佛教的故事》两篇；最早的英译片段是1895年塞缪尔i.伍德布里奇所译的英文小册子《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1900年，翟理斯译第九十八回“元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一段，收于其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一书；1905年，詹姆斯·韦尔对前七回、九回至第十四回的两段摘译，总题《中国的仙境》；卫礼贤编著的英文本《中国神话故事集》，其中《杨二郎》、《哪吒》、《江流和尚》、《心猿孙悟空》四篇等等。《西游记》的第一个译本是李提摩太1913年所译《圣僧天国之行》，后来影响较大的译本还有阿瑟·韦利的《猴》（Monkey），余国藩的《西游记》（The Journey to the West）全译本，詹纳尔的全译本等。

在上述《西游记》外语译文中，英译数量最多，翻译质量最高，相对较好的全译本也多出自英文。在这些英译文中，笔者之所以选择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片段译文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在《西游记》整个海外传播过程中，早期片段译文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正是这些部分章节与片段的零星翻译，为全译本的出现打下了基础，也能凸显出西方世界初次邂逅《西游记》的复杂心态；其二，在《西游记》所有的早期英译片段当中，卫礼贤的译文篇幅最长，译述情节最为完整。而译者本人亦是一名著名的汉学家，研究他对中国神话的翻译与认识，对于系统巡视《西游记》的西行之旅，具有重大意义，

1、 卫礼贤与《中国神话故事集》

（一） 卫礼贤——重要的汉学家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是二十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1899年，他作为传教士被派往中国青岛，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二年，直到1920年才重返德国。不同于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误解、蔑视、敌视的态度，不同于其他传教士要感化或惩戒东方愚昧的异教徒，卫礼贤旅居青岛期间不仅看到中国人民的友爱善良，还为悠久璀璨的古老文化而着迷。因此虽然身为一名“传教士”，他的工作却是多元复杂的。卫礼贤的挚友、著名新儒家张君劢在悼念文章中这样写道：“他曾对我说：‘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作为一个传教士，在中国我没有发展一个教徒。’”在华期间，卫礼贤热心于办学校，开办了礼贤书院，并将大量精力用在学习中国语言与文化上。他以大量译著中国文化典籍而著名，如《论语》、《大学》、《吕氏春秋》、《老子》、《列子》、《庄子》、《孟子》、《易经》、《太乙金华宗旨》等，其中令他声名鹊的是对《易经》的翻译。他的《易经》译本获得西方高度评价并成为当时公认的权威版本。此外，卫礼贤对孔子及儒家极度尊崇，自命儒家弟子，发起“尊孔文社”等，此中渊源也是为许多研究者所亲睐的。

（二） 卫礼贤编译《中国神话故事集》

除了翻译《论语》、《易经》等此类典籍之外，卫礼贤还编译了《中国神话故事集》（The Chinese Fairy Book）一书。该书在介绍卫礼贤时会偶尔提及，但一直以来从未曾引起过重视。笔者认为，不同于《易经》、《论语》等中国古代传统经典，神话却是一个民族的童年烙印、是民间文学自然演进发展的艺术形态。作为外国汉学家来说，对神话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可以使他更近距离、更真实的贴近中国心灵与民族精神。《杨二郎》、《哪吒》、《江流和尚》、《心猿孙悟空》这四段译述文字原是德文，早在1914年就已出现，是德国汉学界对《西游记》相关片段的最早译介，收于卫礼贤编译的德文本《中国通俗小说》一书中，此书共有译为德文的中国小说一百篇。后于1921年，卫礼贤挑选其中的七十四篇，由其本人转译为英文，并编著成《中国神话故事集》出版，上述四篇译文亦在其中。笔者所参照的便是他的英文译本。

《中国神话故事集》（The Chinese Fairy Book）共翻译了七十四篇中国故事，卫礼贤在前言中说，这些宝贵的东方财富，就如西方的“一千零一夜”。他把这七十四篇故事分为以下七大类：童话故事（Nursery Fairy Tales）、神仙传奇（Legends of the Gods）、圣贤术士故事（Tales of Saints and magicians）、自然与动物故事（Nature And Animal Tales）、鬼怪故事（Ghost stories）、历史传奇（historic legends）以及神话小说（Literary fairy tales）。其中第十七篇题为《杨二郎》，第十八篇题为《哪吒》，这二者都在“神仙传奇”名目下；第六十九篇是《江流和尚》属“历史传奇”中的一篇；第七十四篇即最后一篇《心猿孙悟空》被列为“神话小说”之类。并且在每篇故事结尾，译者都会附上一个注解（Note），或是解释说明故事中的一些文化概念，或是追溯人物渊源，或是中西方人物的类比，或是各篇章之间的牵连等等，其中很多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杨二郎、哪吒、唐三藏、孙悟空，这四者的确都是小说《西游记》中的重要角色，或是担当着重要的故事情节或是引领整个小说发展。但是，这四个艺术形象也同样频频出现在其他戏剧、话本、神魔小说、民间传说等不同的中国文学形式当中。那么卫礼贤关于这些角色译文，真的是依据《西游记》的相关情节么？真的如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一说中所说“各篇都是《西游记》情节的综合译述”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笔者将这四篇英文译述返译回中文，并与所涉及《西游记》中的相关描写加以对照，考证发现王丽娜、黄鸣奋等学者的说法有误，其实这四篇并非都是出自《西游记》情节的译述。

2、 四篇片段译文的祖本考证

（一） 《杨二郎》（Yang Oerlang）

译者在《杨二郎》（Yang Oerlang）中首先点明了杨二郎母亲私自与凡人结合生下二郎，后被玉帝惩罚压在山下的身世背景。进而着力翻译杨二郎劈山救母，但母亲却被十个太阳晒化，于是二郎担山逐日。在追杀到最后一个太阳的时候，被玉帝降旨招安，最终位列仙班的故事。

再来看看《西游记》，杨二郎出场在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李天王带十万天兵天将拿孙大圣不下，于是观音菩萨向玉帝举荐一人，“乃陛下令甥显圣二郎真君，见居灌洲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昔日曾力诛六怪，又有梅山兄弟与帐前一千二百草头神，神通广大。奈他只是听调不听宣，陛下可降一道调兵旨意，着他助力，便可擒也。”对二郎神的描写有诗为证：

仪容清俊貌堂堂，两耳垂肩目有光。

头戴三山飞凤帽，身穿一领淡鹅黄。

缕金靴衬盘龙袜，玉带团花八宝妆。

腰挎弹弓新月样，手执三尖两刃枪。

斧劈桃山曾救母，弹打樱罗双凤凰。

力诛八怪声名远，义结梅山七圣行。

心高不认天家眷，性傲归神住灌江。

赤城昭惠英灵圣，显化无边号二郎。

当对阵时，孙悟空即说：“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桃山，是你么？”
由此可见，《西游记》中这“斧劈桃山曾救母”的天家眷与译文中的杨二郎，当是同一人。然而，对照两个文本情节来看，一个主要写杨二郎劈山救母，担山赶日；一个写他与齐天大圣对阵，神通不凡。显然，后者并非卫礼贤翻译《杨二郎》的来源，那么，他所参照的底本又是什么呢？

译文《杨二郎》中的核心情节主要有二：“劈山救母”和“担山逐日”。关于杨二郎“劈山救母”的传说一直流传甚广。明嘉靖年间的《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佑民忠孝二郎宝卷》中便有记载：仙女云华与一个“姓杨名天佑”的“金童临凡”发生了关系，生下一子杨二郎。后来云华被压在太行山下，而“斗牛宫里西王母，来取二郎上天宫”。二郎长大后，得知此事，就用他的“开山斧、两刃刀、银弹金弓”劈山救母。在各种评书、戏剧、话本中，也多有二郎神劈山救母的段子，如清末北京致文堂刊本《太平歌词·新出二郎神劈山救母全段》等。

“担山逐日”也多有证可查。元代杨景贤杂剧《西游记》第十六出”细犬禽猪“中写道：

（灌口二郎同行者上，云）不周山破戮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谁数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小圣灌口二郎神是也，奉观世音法旨，救唐僧走一遭。（唱）
【越调】【斗鹌鹑】看了些日月盈亏，山河变迁。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郭压直把皂鹰擎，金头奴将细狗牵。背着弓弩，挟着弹丸。濯锦江头，连云栈边。

【紫花儿序】伏得些山神恐惧，木客潜藏，木兽拳挛。闷来时担山赶日，闲来时接草量天。安然，寒暑相催不记年。物随时变，脆似松枝，海变做桑田。

又在元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里，他也自谓：“喜来折草量天地，怒后担山赶太阳。”太平歌词《二郎劈山救母》中道：“二郎斧来本姓杨，身穿道袍鹅蛋黄。手使金弓银弹子，梧桐树上打凤凰。打了一只不成对，要打两个配成双。有心打它三五个，怕误担山赶太阳。十三太阳压十二，留下一个照下方。”这些都是对二郎神富有神力，可“担五岳，逐金乌”的记载。

卫礼贤在译述中，则通过二郎母亲被十日晒化，他逐日报仇的缘由，把“劈山救母”和“担山逐日”因果联系起来，应是借鉴了中国民间“十日晒化瑶姬”的传说故事。因此，可以判断，卫礼贤译述的《杨二郎》一篇，不是来自《西游记》某章回情节的译述，而是综合了杨二郎在戏剧、小说中的多个故事，再联系民间传说加工敷衍而成的。译文中对二郎神形象的描写，“手持三尖两刃戟”（double-bladed,three-pointed sword），牵犬擎鹰（with a falcon and a bound）等，也非常贴合二郎神神通威武的经典形象。
（二） 《哪吒》（Notscha）

经笔者考证，卫礼贤所译《哪吒》（Notscha）一篇，亦不出自于《西游记》，而是以《封神演义》为底本。哪吒三太子在《西游记》中最早出现在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中，他随托塔李天王去捉拿孙悟空，写他外貌：

这哪吒太子，甲胃齐整，跳出营盘，撞至水帘洞外。那悟空正来收兵，见哪吒来的勇猛。好太子：

                             总角才遮囱，披毛未苫肩。

                             神奇多敏悟，骨秀更清妍。

 诚为天上麒麟子，果是烟霞彩凤仙。

 龙种自然非俗相，妙龄端不类尘凡。

 身带六般神器械，飞腾变化广无边。

 今受玉皇金口诏，敕封海会号三坛。

又写哪吒神通“那哪吼奋怒，大喝一声，叫‘变！’即变做三头六臂，恶狠狠，手持着六般兵器，乃是斩妖剑、砍妖刀、缚妖索、降妖杵、绣球儿、火轮儿，丫丫叉叉，扑面来打。”

第八十三回“心猿识得丹头，姹女还归本性”中有一段讲李靖、哪吒父子渊源：“原来天王生此子时，他左手掌上有个‘哪’字，右手掌上有个‘吒’字，故名哪吒。这太子三朝儿就下海净身闯祸，踏倒水晶宫，捉住蛟龙要抽筋为绦子。天王知道，恐生后患，欲杀之。哪吒奋怒，将刀在手，割肉还母，剔骨还父；还了父精母血，一点灵魂，径到西方极乐世界告佛。佛正与众菩萨讲经，只闻得幢蟠宝盖有人叫道：‘救命！’佛慧眼一看，知是哪吒之魂，即将碧藕为骨，荷叶为衣，念动起死回生真言，哪吒遂得了性命。运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广大。后来要杀天王，报那剔骨之仇。天王无奈，告求我佛如来。如来以和为尚，赐他一座玲珑剔透舍利子如意黄金宝塔，——那塔上层层有佛，艳艳光明。——唤哪吒以佛为父，解释了冤仇。所以称为托塔李天王者，此也。”

《西游记》这两回对哪吒的身世神通有个大概的说明，但译文《哪吒》中对哪吒出生、闹海杀龙太子、割肉剔骨、母亲造哪吒行宫、李靖打破行宫、莲花身重生、追杀李靖报仇、燃灯古佛赐宝塔驯服、父子成仙这所有的每个情节都进行了十分详实的叙述。通过文本对照，是来自《封神演义》第十二回“陈塘关哪吒出世”，第十三回“太乙真人收石矶”，第十四回“哪吒现莲花化身”这三个回目的综合译述。除了略去太乙真人收服石矶娘娘一段，其余整个故事情节发展与细节刻画都与《封神演义》完全相同。译文中还写道“Later on Li Dsing and his three sons, Gintcha, Mutscha and Notscha, aided King Wu of the Dschou dynasty to destroy the tyrant Dscbou-Sin.”（后来，李靖和他的三个儿子金吒、木吒、哪吒协助武王讨伐商纣王）；“When the tyrant Dschou-Sin had been destroyed, Li Dsing and his three sons, while still on earth, were taken up into heaven and seated among the gods.”（当商纣灭亡后，李靖和他的三个儿子被封为神仙，位列仙班。）译者如此表述，更能确认该篇出自《封神演义》无疑。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有“哪吒太子”一章，对哪吒事迹有详细记载：“哪吒是玉皇驾下大罗仙，身长六丈，首带金轮，三头九眼八臂，口吐青云，足踏盘石……”大概本是佛教护法神，三面八臂大力鬼王。可见，在《西游记》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哪吒都是属于佛教神的，但在《封神演义》中他的身份却成为太乙真人——道士的弟子，更是转世的神仙道童灵珠子。

关于哪吒身份的转变，有以下三方面为证：首先，在《西游记》中是如来佛祖使其起死回生，遂得莲花身。《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也道“而抱真灵求全于世尊之侧”指的也是佛祖释迦牟尼使哪吒重生。而在《封神演义》中，却是哪吒师父太乙真人，卫礼贤译作The Great One (Tai I)，赋予他莲花身体；其次，哪吒追杀李靖，欲报剔骨之仇，《西游记》中以如来赐予玲珑宝塔，以佛为父，度化哪吒，和解了父子冤仇；《封神演义》中则是燃灯古佛（Dipamkara）给了李靖一个宝塔将哪吒镇于其中，念得口诀焚烧，强制将其降服。方式由和平感悟变成武力征服，原有故事中所表现的佛法无边的主题也自然被消解了。再者，李靖原为佛教四大天王之一毗沙门天王，其子哪吒，佛典中写作那吒，全称那吒俱伐罗或那罗鸠婆(Nalakuvara)。《佛所行赞·第一生品》：“毗沙门天王生那罗鸠婆，一切诸天众，皆大欢喜。”到了《封神演义》中，李靖的佛教护法身份转变为将军，即译文中的general Li Dsing，曾拜昆仑山度厄真人为师，虽修炼未成，但隶属于道教谱系却是不争之事实，父子二人也由佛教护法神转变为道徒身份了。因此，卫礼贤译述中对李靖、哪吒道教身份的表述理解，也是其以《封神演义》为原本的一个旁证。

综上所述，卫礼贤的《杨二郎》和《哪吒》两篇均非出自对《西游记》情节的综合译述，所以王丽娜、黄鸣奋等其他一些学者的一贯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杨二郎、哪吒这两位神仙在《西游记》里的相关情节，都一并包含在《心猿孙悟空》这篇译文当中了。并且译者在编著《中国神话故事集》时，将这两篇与《心猿孙悟空》归属于不同故事类别，由此也可见一二。

（三） 《江流和尚》（The Monk of the Yangtze-kiang）和《心猿孙悟空》（The Ape Sun Wu Kung）

至于《江流和尚》和《心猿孙悟空》，二者祖本的确是小说《西游记》。《江流和尚》开篇先简短介绍了佛教的发源以及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之后详叙了老龙王为赢得打赌，私自减少降雨，魏征梦中斩龙王，太宗魂游地府情节。值得注意的是，卫礼贤还详细叙述了唐僧的身世，即其父陈光蕊赴任被强盗所害，其母将之放于江中，江流至金山寺，并于多年后复仇报本。关于唐僧出身的故事，绝大部分的明刻本都是没有的，直到在清初刻本《西游证道书》中写成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并被以后的清刻本所沿袭，成为通行本。译文故事中对江流僧身世的交代与“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几乎无差，所以译者所选择的《西游记》刻本，当是带有第九回唐僧身世的清刻通行本。

《心猿孙悟空》明显是对《西游记》前七回的详细翻译：石猴出世、访道学艺、大战混世魔王、闯龙宫地府、销生死簿、封官弼马温、称齐天大圣、大闹蟠桃会、大闹天宫到最后被压在五指山下，这前七回当中的一桩桩，一件件情节脉络都翻译的十分清楚，连故事细节都在译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表达，如孙悟空听菩提老祖开坛讲道，手舞足蹈的细节，都被翻译出来：Sun Wu Kung understood the hidden meaning of his words, and commenced to jerk about and dance in his joy.（孙悟空明白他话中奥义，于是高兴的手舞足蹈）。这些译文都确系出自小说《西游记》无疑。

3、 卫礼贤的翻译策略

对于文本的翻译工作，除了厘清其底本源头之外，更重要的是考察翻译策略，并对翻译成果进行合理评价。涉及到神话故事此类极富民族精神内涵与文化意义的翻译时，关注译者使用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可以深层反映出他在文化学上的思考和对中国古代思想的理解程度。

在这四篇故事中，涉及到儒、释、道等重要的中国文化范畴，分析卫礼贤的翻译策略，可以看出他在中西综合视角下的一些立场与看法。以下便通过对一些具体译例的分析，来浅析卫礼贤的翻译策略。

（一） 人名的翻译

以《杨二郎》、《哪吒》、《江流和尚》、《心猿孙悟空》这四篇中人名的翻译来看，主要可分为以下两种：

其一，音译，即完全根据人名的中文发音来翻译。如“杨二郎”译作“Yang Oerlang”，“哪吒”译作“Notscha”，“李靖”译作“Li Dsing”，“玄奘”译作“Huan Dschuang”等等。对一些佛教的菩萨佛祖名字翻译时，则在音译的基础上，注明其梵文或直接用梵语。如，普贤菩萨（Pu Hain），梵名Samantabharda；文殊菩萨（Wen Dschu），梵名Mandjusri；燃灯古佛（Jan Dong Go Fu），梵名Dipamkara；释迦牟尼（Shakiamuni Amitofu）等等。 这样的音译非常有利于保留故事中原汁原味的汉文特色，但是在《西游记》这部宗教色彩强烈的小说中，许多人物名字都具有很强的佛道意味，是单纯音译为英语所不能传达的。如“孙悟空”直译为“Sun Wu Kung”，从语音上来讲没有问题。但是“悟空”一名，“悟”当是参悟佛理，“空”更是佛学的根本哲理，万物皆因缘而生，没有固定，这本就是一个蕴含极强佛理的名字，若只音译，而不加注解，西方读者是无法体会其中意味的。卫礼贤则在注解写道：Wu Kung——“the magic awaking to nothingness”（Nirwana）（涅槃），也许这个解释并不十分确切，但完全可以显示出译者对“悟空”名字内涵进行了自觉有意识的发掘。

其二，意译，即根据名字的实际意思或文化源流进行翻译。如“玉皇大帝”译为 “The Lord of the Heavens”，“Lord”和“Heavens”显然是极具西方基督教色彩的翻译，为了更贴合中国东方文化，卫礼贤又解释道“The Highest Lord is Yu Huang, the Lord of Jade or of Nephrite.”即以音译“Yu Huang”作为补充，并解释“玉”为“Jade、Nephrite”（翡翠、软玉）。但其实“玉帝”中的“玉”就是一个敬称，伴随着道教中认为玉为山石精粹，长生不老的文化含义，而英文“Jade”和“Nephrite”并不伴有这样的文化含义，故而这个翻译无法传达出尊敬的意义，稍有欠缺。再如，卫礼贤将“太白金星”翻译做“Evening Star”《诗·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启明，长庚皆金星也。”是傍晚太阳落山时西天边出现的一颗明星，即“Evening Star”所代表之意。但他却又在注解中提到：太白金星是“the star of metal”（金属星），孙悟空是“personifies a metal”（金属的人格化），故而太白金星常为孙悟空说请辩护，这个解释笔者认为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他将太乙真人译为“The Great One” 并注明音译(Tai I)，说他是万物诞生繁衍之源，“伟大的一”，颇有无极之根源，“道”的意味。但是太乙真人的身份并非是此等意义上的神仙，而他的师父元始天尊倒是比较符合卫礼贤的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卫礼贤对阎罗王的翻译是别具心裁的。阎王有个通行的翻译“Yama”，但是卫礼贤却将其翻译为“Lord of the High Mountain”。为什么是“高山之神”呢？结合卫礼贤的其他著作，发现他1926年写的《中国心灵》中一篇关于“圣山”的描述也许可以给出答案。卫礼贤笔下的“圣山”指的是泰山：

在过去无数的年代里，人们观察着泰山这种玄妙的变幻。渐渐地，人们认为泰山是具有灵性的。帝王们从远处赶来，在山脚下奉上自己的牺牲。……中国各地都有敬奉这座圣山的庙宇。在所有这些庙宇中，泰山都是作为生与死的守护者受到尊崇……例如在北京的泰山庙里，尤其是在每年的新年前后，香火特别旺在庙里宽阔的庭院上，陈列着地狱各个部分的主宰者。那里可真是酷刑的领地：火、刀还有冰。通往阴问的旅途也用可怕的图片展现在人们眼前。……生和死都归称之为东岳的泰山掌管。敬献给它的牺牲往往是最壮观的……登上这座大山总是一种有意义的经厉。你会看到它云雾笼罩的山顶高耸在其它小山之间，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昭示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冥冥之中生与死的秘密，《易经》中“山”这个符号就象征着这样的秘密……

通过卫礼贤的这些话，我们可以发现，他认为泰山系连着生死轮回，是通往阴间秘密。加之他久居青岛，离泰山颇近，必常常登山感怀。因此阎罗王被译作“Lord of the High Mountain”，其中的“High Mountain”当然指的是东岳泰山。
（二） 涉及儒、释、道三教的译介

《西游记》向来被认为是充满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在第一回“灵根育孕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中，美猴王为生命有限，朝生夕死而悲叹，于是：只见那班部中，忽跳出一个通背猿猴，厉声高叫道：“大王若是这般远虑，真所谓道心开发也！如今五虫之内，惟有三等名色，不伏阎王老子所管。”猴王道：“你知那三等人？”猿猴道：“乃是佛与仙与神圣三者，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
在这句话中，卫礼贤将佛、仙、神圣三者分别译为“the Buddhas、the blessed spirits and the gods.”并在故事后解释道：“The Buddhas, blessed spirits and gods, represent the ideals of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即他认为佛、仙、神圣三者代表着佛教、道教、儒教的最高理想，非常清楚准确的把握了小说中“三教合一”的思想倾向。

在《西游记》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断魔归本合元神”中，菩提祖师说：“我教你个‘术’字门中之道，如何？”这“‘术’字门中之道”乃是请仙扶鸾，能知趋吉避凶之理，大约是占卜的意思。卫礼贤将其翻译为“the way of magic”，magic偏向于魔法巫术，不太准确，译为Divination（预测、占卜）应该更合适；祖师又说“教你‘流’字门中之道，如何？”“乃是儒家、释家、道家、阴阳家、墨家.、医家，或看经，或念佛，并朝真降圣之类。”“‘流’字门中道”被翻译为“sciences”，注解包含儒释道三家（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六学派（six “schools”）：阴阳家、墨家、医家、兵法、法家以及其他学派（ the Yin-Yang School, the Mo-Di School, Medicine, War, Law, Miscellaneous）。虽然这个解释基本没有问题，但是“sciences”这是一个极富近现代科学意义的术语，如此翻译显然就谬之千里了；祖师道:“教你‘静’字门中之道，如何？”“此是休粮守谷，清静无为，参禅打坐，戒语持斋，或睡功，或立功，并入定坐关之类。”“静”当是道家所谓虚静之状态，译为“the way of repose”是比较准确的，并且如此解释“It teaches how to live without nourishment, how to remain quiescent in silent purity, and sit lost in meditation.”几乎深的要义。卫礼贤还在注解中补充 “Quiescence is the Taoism for nonactivity, while Action is the Taoism for care of the body”（静止是道教学说，用以养生的一种不活跃状态。）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对中国道教奥义有如此深入了解，并能深入简出的翻译出来，实属难能可贵。而且，将“太上老君”翻译为“老子”（Laotzse），将“八卦”解释为“八种基本元素能量”（The eight elemental powers），也体现出对道教渊源颇为了解。对于齐天大圣大闹天宫无人能敌，最终却被如来佛祖压在五行山之下，卫礼贤认为佛祖不是靠武力战胜（combat），而是用无处不在的佛法（his omnipresence）降服了他。《江流和尚》中也写到“In heaven, on earth and in the Nether World only the gospel of Buddha has no limits”（天上、人间、阴间唯有佛法无处不在），这是对佛法无边非常深刻到位的理解。
值得提出的是，卫礼贤对《西游记》中“道”的翻译。这个“道”不是狭义道教，而是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道”这一文化符号。在卫礼贤的翻译中，将与道相关的概念一律译为“truth”一词。译例如下：猿猴说美猴王“真所谓道心开发也。”（shows the desire to search for truth has awakened you!）；石猴说“仙童，我是个访道学仙之弟子。”（I have come in search of truth.）；一日，祖师登坛高坐，唤集诸仙，开讲大道。（began to speak regarding the great truth.）；“道”字门中有三百六十傍门，傍门皆有正果。（But there ar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ways by means of which one may reach this truth. ）；“难！难！难！道最玄。”（A hard, hard grind, Truth's lesson to expound.）

《西游记》中佛道结合尤为明显，第一回便出现的菩提祖师，在他身上就能看到明显佛道融合的影子。菩提”是一个典型的梵语音译的词汇，是佛祖的十大弟子之一，但却精通却占卜、炼丹之术等“道”们三百六十傍门，俨然一个神仙术士。他登坛高坐、开讲大道，讲的是三乘佛法，却又“说一会儿道，讲一会禅”，教给孙悟空的技艺也是后来降魔除妖的道术。因此这个“道”——“Truth”应该既有佛教《心经》中“般若皆空”佛理，又有道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超越了任何实体和概念，不可道之“道”。

西方对“道”的翻译有多种方式。有人将其译为“Nature”，通常也被译为“Way”。笔者认为，卫礼贤将之翻译为“Truth”，其“真相，真理”的含义与“道”从哲学意义上是不能对等的。中国文化中“道”的宗教文化意义复杂，很难从西方找到一个相对应的词汇来进行翻译，所以，笔者也认同将“道”直接译为“Tao”比较好。并且“Tao”这个词也早已进入英语词汇中，早在1736年《牛津英语大词典》（第十七卷）当中就收入这个词条。并且在后来意义不断补充、完善，几近于“道”的含义。

4、 对卫礼贤翻译的整体评价

说到翻译评价，就不免提到严复的“信、达、雅”原则，换言之，翻译的是否忠实

通顺、美好。总体来讲，首先，卫礼贤的翻译读起来非常简洁明白，晓畅易懂，他对这些故事的理解是准确的，不失真的，很少因为语言差异而造成隔阂，对于中文、英文、（当然包括其母语德文）驾驭自如，因此可以从东西方文化中选择相应的概念，尽量呈现最为贴近的语境，最终缩小两种事物之间的差距。这一切都与卫礼贤在华二十多年，对汉语无论是书面语言还是口头语言的掌握都炉火纯青分不开。

其次，卫礼贤的翻译是十分忠实传真的。上文已经提到过，译者通过直译与意译相结合，无论是根据《封神演义》翻译的《哪吒》；还是根据《西游记》翻译的《江流和尚》、《心猿孙悟空》，从情节到细节乃至语言对话都以原文为基础，体会中国人的叙事逻辑与行文风格。并细致揣摩人物角色的形象特点，通过一些对话翻译来展现，有许多充满意趣的亮点。最后，他还习惯于在每篇的注解中，追溯这些神话人物的宗教或历史源流，显示出他对宗教历史的深度了解和丰富底蕴，很有价值。当然，基于毕竟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当时有限的汉学研究，卫礼贤的翻译中还是有一些漏译、错译的遗憾之处。

（一） 译者深厚的汉学功底

《西游记》中，作者写的很多人名、地名都是有所隐喻的，中国读者有时也尚不得解，那么作为一个外国人，若能体会个中深意，必然有很深的汉学造诣了。上文中提到过，卫礼贤自觉意识到孙悟空的名字隐喻，并加以解释。还有一处小字谜，卫礼贤在翻译中也解的非常好：提到菩提祖师神仙居住的山译为“the Mountain of the Heart.”即心山；将神仙居住的洞府译为“The Discerner”，即悟心。小说原文是这样写的“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其实这两个名称都有隐喻：灵台、方寸都是“心”的别称。“斜月三星”，是心字的形状：斜月像心字的一勾，三星像心字的三点。而卫礼贤在翻译时能参透这其中的曲折含义，虽然跟原文比起来失于曲折婉转，但也足见译者的汉语造诣纯熟了。

此外，卫礼贤还能很好的把握人物性格，不是一味波澜不惊的平铺直译，而尤其能通过对人物话语的翻译，尽显人物身份、性格甚至是说话情态，常让人感到意趣盎然，会心一笑。如悟空听到师父说不能长生的道术就嚷道“I will not learn it! I will not learn it!”（不学！不学！）；得知弼马温官卑位小就气愤的喊：“I'll do it no longer! I'll do it no longer!”（不干了！不干了！）与混世魔王对阵时，叫到“Accursed devil, where are your eyes, that you cannot see the venerable Sun ? ”（泼魔，你没长眼睛看不到俺老孙么？）这些翻译读起来都有非常强的语感，这些十分口语化的译文，充分展现了孙悟空率性自然、冲动可爱的猴性。

(二)  译者开阔的学术视野

卫礼贤习惯于在每个故事后的注解里，对故事中每个人物进行历史或宗教的纵向追溯，或是进行东西方的比类，对于一个翻译者来说，这是一件极见底蕴与功力之事。

《杨二郎》中，他写道二郎神的神犬可以追溯因陀罗犬。又把二郎神“担山逐日”与后羿射日相比，都是相似的原始英雄故事。但不同后羿射日，二郎担山有西方泰坦神一般的神力。《哪吒》一篇，他将李靖托塔天王追溯到因陀罗，即印度人的雷电神。认为宝塔可能是雷电金刚的一种变形。如此，哪吒则是雷声的化身。这个溯源也许不太正确，因为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并根据佛经可以确定，李靖原本是佛门护法毗沙门天王，哪吒是毗沙门天王之子罗鸠婆。

卫礼贤把《心猿孙悟空》看做是一个关于“朝圣者”（The Pilgrim's Progress）的寓言，猿猴象征着人的内心，即所说的心猿。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西天取经是去印度，并且孙悟空的形象也来自于印度的哈奴曼（Hanumant）。关于孙悟空的原型，国内学者一般有两种看法，一说来自唐传奇小说支无祁，一说来自印度的哈奴曼。就哈奴曼的说法，在中国学者中，最早是由胡适于1923年提出的。他在所著《西游记考证》一书中写道：“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后来陈寅恪、郑振铎、林培志、季羡林等人也都赞同这一观点。而卫礼贤早在1914年德文版的《中国民间故事》中，就在书末“笔记注释”（德文，Anmerkungen）里将孙悟空的原型追溯至哈奴曼：“猴子本身可以联系到哈奴曼”（德文，Der Affe selbst erinnert an Hanumant）比胡适早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所以，他才是真正最早提出孙悟空与哈奴曼有因缘关系的的人，具有开启先河之重大意义，更可见这位汉学家深厚的东方学术素养。

他还把孙悟空头上戴的金箍比作就像是豪夫童话故事《年轻的英国人》中的领结一样。并说“凭借法宝可以自由飞行的主题经常出现在世界各种神话故事当中。”的确，就像中国的孙悟空有筋斗云，外国的阿拉丁有飞天魔毯，现代的哈利波特有飞天扫帚一样。

也许卫礼贤对这些艺术形象的追溯并不都正确，但是作为一名20世纪初期的学者，便具有如此深刻的东方学神话思维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是非常值得肯定赞赏的。他不仅了解中国神话，还了解印度神话，并能将东方神话进行一体化的研究。不仅在东方学之内，还在东西方神话之间寻找共同话语，这种研究方式和治学意识，是一种十分先进的具有全球化意识的思维，十分有利于文化传承与东西方文化融汇交流。乃至对今天的许多学者，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三） 漏译与错译

然而翻译中还是有些遗憾之处，虽然卫礼贤在翻译时把故事情节、发展脉络甚至细节交代的非常详尽，但笔者认为最大的不足就是，他放弃了对原文中所有诗词翻译的尝试。余国藩先生在《〈西游记〉英译的问题》这篇文章中就提出了翻译中可能遭遇的种种困难，尤其是对诗的翻译。他举出第四回孙悟空初登仙录，封为“弼马温”时，描写御马监里仙马的那首诗，翻译起来就举步维艰。全诗原文如下：

骅骝骐骥，騄駬纤离；龙媒紫燕，挟翼骕骦；駃騠银騔，騕褭飞黄；騊駼翻羽，赤兔超光；逾辉弥景，腾雾胜黄；追风绝地，飞翻奔霄；逸飘赤电，铜爵浮云；骢珑虎〔马剌〕，绝尘紫鳞；四极大宛，八骏九逸，千里绝群。

余国藩先生认为“非仅因众驹之名难以英译使然，尚因某些马名具叶韵效果有以致之。像‘騕褭’即为一例。至于‘超光’和‘追风’二驹，功用则大矣：马名在诗中寓有深意。”
最后至于余先生也放弃了从西方传统中寻出可以相提并论的三十二个马名，而是紧扣原文对音译了马名，由此可见诗词的翻译的确很难。《西游记》中有很多小插诗词，体裁、篇幅不一，并且中国诗词用字极为简炼，一字千言，翻译起来实在棘手。但是至少可以稍加尝试，卫礼贤完全放弃了所有诗歌的翻译，那花果山的景色、奇珍果品仙酒佳肴，天马的奔腾壮观……颜色都少了几分，翻译的文学色彩也大大减弱了。

其他一些错译、漏译：如没有点明菩提祖师的名字身份，通篇以The Master代称；下雨赌约的当事人是泾河龙王和神算袁守诚，译者却将其误会成东海龙王和银河龙王；太宗遣玄奘西天取经并非如翻译所言，只是为了给老龙王念经超度等等。不过大都瑕不掩瑜，对于一个来华之前毫无汉学背景的外国译者来说，这些失误是可以理解包容的。
结语

卫礼贤所译述的《杨二郎》、《哪吒》、《江流和尚》、《心猿孙悟空》四篇作品和《中国神话故事》这本书，在《西游记》以及中国神话向西方的翻译和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相对于此前的译介而言，卫礼贤的《西游记》片段译文可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集大成之作。《江流和尚》、《心猿孙悟空》两篇，几乎就是对《西游记》通行本前十一回的全译。在此之前的译文，或仅仅译介一两个情节，或综合几个章回做粗陈梗概的介绍，如塞缪尔、西奥多·帕维曾译过老龙王犯天条，太宗游地府这两个章回，詹姆斯·韦尔摘译过前七回关于美猴王的情节，但相当简略。直到卫礼贤第一次对数十个回目，进行如此完整详尽的长篇幅节译。和此前研究相比较，可以发现其承上的功能，是此前译作的总结，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其次，卫礼贤的译述为《西游记》在西方世界的进一步传播打下了基础。李提摩太的《圣僧天国之行》是《西游记》的第一个英译本，但也只不过是前七回全译，至于八至一百回的选译已与原著相去甚远。卫礼贤基本上完成了前十回的全译，与之相较毫不逊色。另外，虽然《杨二郎》、《哪吒》并非出自《西游记》，但这四篇译文中所提到的四个艺术形象及其相关情节，在《西游记》之后的翻译传播过程中，被不断提及，反复译介，成为中国小说西行之路上出现的经典形象。

最后，《中国神话故事集》中的七十四篇故事，除了来自本文提到过的《西游记》、《封神演义》之外，还有《聊斋志异》翻译十五篇，包括《种梨》、《小猎犬》、《罗刹海市》等，同样包括其他一些有关中国优秀作品与民间传说的译介。西方人在早期翻译活动中，多热衷于对中国古代经典书籍的翻译，而这本书的注意力却是放在神话故事等俗文学上，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另一种重要组成，在卫礼贤的众多译著中也尤为特别。从1914年的德文版，到1921年卫礼贤的英文再译，并出版发行至美国和欧洲的其他地区，使中国神话远涉重洋，推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然而，遗憾的是，卫礼贤的《中国神话故事集》这部译著至今在中国鲜有人知，相关研究更是乏善可陈，在海外汉学复兴的今天，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学术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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